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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罗薇”时代到“贾里”时代

———论秦文君９０年代小说幽默气质的生成

李　琦
（中国海洋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青岛 ２６６１００）

摘要：“幽默儿童文学”似乎已然成为秦文君的创作标签，然而她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少女罗薇》为代表的

创作中显示出的却是另一种面向。无疑，从“罗薇”时代到“贾里”时代，秦文君经历了其创作生涯的第一次

转型，但对于秦文君在创作中如何实现这种转型的研究却仍旧不足。因此，从叙事学视角及作家创作观等

方面来把握其“幽默儿童文学”的转型，对于透视转型背后的文学史价值提供了一种新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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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新时期”儿童文学的浪潮中，秦文君无
疑是一位“常说常新”的先驱性人物。１９７８年始，随
着社会政治领域“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展开，属于

文学艺术领域的儿童文学也展现出了新的风貌。朱

自强教授在《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中提出

了儿童文学在“新时期”的两重转型，即向“文学性”

与“儿童性”［１］的回归，儿童文学自此迎来了自己的

丰收季。

纵观秦文君的创作，不难发现其创作与“新时

期”儿童文学的走向有着内在一致性。在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贾里系列”风靡之前，秦文君实际在８０年
代已开始走向文坛，并为儿童创作达２０余篇：《少
女罗薇》《四弟的绿庄园》《十六岁少女》《一诺千

金》等关怀少年心灵与成长的小说显示出了“儿童

文学首先是文学”的时代追求；而在其 ９０年代的
“贾里系列”中则以幽默的轻喜剧风格引领了“幽默

儿童文学”的风向，显示出了向“儿童性”的回归。

秦文君 ８０年代的创作主要致力于“感动之
作”，后其文学风格便经历了两次显著的转型：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轻松幽默的风格，２１世纪以后又以《天棠



街３号》等作品尝试着新的突破。１９８０年伊始的创
作中善于挖掘少年心灵、表现人性的秦文君，在９０
年代的创作中如何实现了以“幽默”做标签的转型？

在这样的转型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文学史意义？本文

将尝试从作家的创作观念、叙事人物以及叙事角度

和语言三个方面解读其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的第一
次转型，以及这种转型是如何向“儿童性”回归的。

一、繁盛的“喜剧式”人物画廊

人物形象通常是透视文学作品的有效视角，与

秦文君在“罗薇”时代塑造的一批“略带成长伤感”

的少女形象不同，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贾里系列”则
塑造出了一批性格各异的“喜剧式”人物。正如《中

国儿童文学五人谈》中所言“真正的幽默是来自故

事的，来自性格和行为，是人物语言中一定会出现

的，而不是叙述人在那里扮酷扮傻”［２］因此，若要透

视秦文君９０年代“幽默”风格的形成，“喜剧式”的
人物群像便是绕不开的因素。

弗莱在《批评的解剖》中曾列举了四种“喜剧

式”的人物：“第一种是ａｌａｚｏｎ（自欺欺人的骗子或吹
牛者）；第二种是 ｅｉｒｏｎｓ（自我贬低以求煞人威风
者）；第三种是 ｂｏｍｏｌｏｃｈｏｉ（滑稽丑角）”［３］；据弗莱
称，前三者出自《柯瓦斯林书稿》，而第四种叫作

ａｇｒｏｉｋｏｓ（鄙俗的人或乡巴佬）则是由亚里士多德提
出的。虽然弗莱在提出“喜剧模式”时多是以古希

腊的戏剧为例证，但他同时也指出喜剧存在“六种

相位”，这也就说明“还要是喜剧，其结构定式和人

物性格刻画都十分相同”。［３］若以弗莱的理论来观

照秦文君“贾里系列”中的人物形象，便会发现其

“喜剧式”人物画廊的丰富以及对于“幽默”风格的

生成力量。

在弗莱所言的四类“喜剧式”的人物中，ａｌａｚｏｎ
（自欺欺人的骗子或吹牛者）可以说是“贾里系列”

中最为经典、并符合儿童心性的喜剧形象了。在幽

默儿童文学的场域中，“自欺欺人的骗子或吹牛者”

的形象已然消解了其贬义色彩，而指向了有些骄傲

或喜爱吹牛的“顽童”。“贾里系列”中，贾里、鲁智

胜便是这类形象最为典型的代表。在《男生贾里》

和《小鬼鲁智胜》中，除了叙述声音中儿童的自白，

贾里的日记和鲁智胜的自叙也成读者透视人物性格

与内心活动的绝妙渠道：

假如妹妹不是那种天资平平娇气十足的女

孩———退一万步讲，只要她不在我们学校上学，

那我就能节约许多脑细胞，或许还能出类拔萃

大名鼎鼎。

———《男生贾里》“舞台明星”

其实，本人知道的天下事还算少吗？海湾

战争始末、篮球明星迈克尔·乔丹的年收入、日

本奥姆真理教受审……我都能倒背如流，熟悉

程度不亚于那些目击者。

———《小鬼鲁智胜》“父子热线”

这些角色在秦文君的笔下往往是故事的主角，

将“骄傲、吹牛”的儿童置于故事的“舞台中心”，并

倾注了作者大量的热情，可以看出在秦文君的创作

观中，这样的儿童并不是应该被教育的“坏孩子”。

朱自强教授在《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中谈

到陈伯吹的《一只想飞的猫》时曾言：“如果我们体

味出儿童所谓‘吹牛’‘骄傲’的心性所隐含的真正

意味，也许会对那只想飞的猫生出与作家不同的认

识。”［１］如果以“宽怀”的心去看待儿童的“吹牛、骄

傲”，那么“幽默”的喜剧效果就会随之出现了。值

得一提的是，鲁智胜这一角色在贾里和自我的叙述

中往往显示出不同的喜剧效果，就如下文所呈现的

那样：

周围有人闻讯赶来，只见鲁智胜举着一支

烟，那烟像火花一样喷出美丽的火星。鲁智胜

低着头，一脸绝望，完全像一只断了翅膀的

笨鸟！

———《男生贾里》“三剑客”

我的最佳搭档贾里是个狂妄分子，他爱自

称为“鲁智胜之师傅”……随他去说吧，齐天大

圣孙悟空能七十二变，反正徒弟往往比师傅厉

害，而唐僧呢，只会念念紧箍。

———《小鬼鲁智胜》“老鹰行动”

在《小鬼鲁智胜》中，鲁智胜作为故事的主角拥

有言说自我的话语权，因此在他的叙述中，读者感受

到的往往是一个骄傲的、“吹牛者”的喜剧儿童形

象。然而在《男生贾里》中，鲁智胜则成为主角贾里

叙述话语中的一个“他者”，这时“不在场”的鲁智胜

在贾里的叙述中则产生出了弗莱所说的 ｂｏｍｏｌｏｃｈｏｉ
（滑稽丑角）的喜剧效果。在贾里的叙述中，鲁智胜

的存在仿佛是为了衬托贾里的机智，秦文君通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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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儿童的“自看”和“他看”，营造出欢乐的喜剧

氛围。

除了贾里和鲁智胜，“三剑客”中的陈应达则因

其异于常态的“热衷英语学习”而产生出独特的幽

默感，这则近乎弗莱所说的 ａｇｒｏｉｋｏｓ（鄙俗的人或乡
巴佬）式的“喜剧”人物。弗莱在谈到这类人物时曾

说：“其含义视不同的语境而定……使其能够包括

伊丽莎白时期喜剧中轻易上当受骗的人物，以及从

前轻松歌舞剧中所说的老实人，他们一本正经、不善

言辞，可是古怪脾气也会突然发作起来。”［３］在《男

生贾里》的“三剑客”这一故事中，“博学”的陈应达

不愿代表班级参加智能大赛，而贾里、鲁智胜则“道

高一丈”，通过模仿老师声音让陈应达欣然地答应

了参赛。“陈应达急匆匆地跑来。对贾里说：‘参加

智能大奖赛的人定了吗？’”完全不知自己已然进入

圈套的陈应达，正如弗莱所说的“老实人”，当读者

站在比这类“老实人”高的位置俯瞰他们，便会产生

令人捧腹的喜剧效果。

因此，无论是吹牛者、滑稽丑角还是老实人，在以

“儿童为本位”的幽默儿童文学中，这些形象已然摒

除了“讽刺喜剧”中可能出现的贬义色彩。这些喜剧

式儿童群像的塑造，对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秦文君“贾
里系列”幽默风格的形成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二、淡出的“成人视角”与“严肃语言”

在“罗薇”时代中，秦文君以描写少年少女的成

长心理见长，那一时期她的小说常常想要表现“人

生之重”的创作诉求，并试图追索“人性与灵魂关

怀”［４］这类深刻的人生命题。这无疑使其８０年代
的儿童文学创作具有了较高的“文学性”，但同时也

给她的作品打上了些许凝重、忧虑的基调。透视这

种基调的形成和９０年代“幽默”风格的生成，“叙事
视角”与“叙事语言”则是不可回避的方面：

首先，在８０年代的创作中，作家出于对少年成
长问题的“关怀”，因而常常选取“成人视角”来结构

作品。《少女罗薇》《四弟的绿庄园》《愿太阳照耀

你》《十六岁少女》《一诺千金》等便是其中极具代表

性的作品。在这些小说中，作家通过长大后的成人

对少年时代的回忆来展开叙述，成人叙述者的“在

场”使得少年的情感置于了成人的注视下，这时“感

性经验得到了理性的升华”［５］。在成人注视下的少

年，成了故事的“他者”，这时的成人叙述者必不可

少地要发表“见解”，而这种见解有时甚至会沦为说

教。就如在《一诺千金》的末尾，叙述者这样说道：

“因为对于并不怎么看重诺言的人，她会找出一千

条为自己开脱的理由，而我，更爱腾出时间想想那两

个相会在暴雨中的少年。”［６］又如在《少女罗薇》中，

成年的“我”面对有些自我中心主义的少女罗薇，不

自觉地脱口而出：“想让别人理解你，你就得试着先

去理解别人。不能光一味地对别人提要求。”［７］在

这些作品中，秦文君试图探求少年成长困境的苦心

可见一斑，但是又不得不指出，她过于急切的心情使

得她不得不借助成人叙述者之口说出“道理”，作品

也因此烙上了浓重的“成人痕迹”。

在此基础上，当我们观照其９０年代的“贾里系
列”，不得不承认这时的秦文君对于儿童成长的“关

怀”依然不减，但却从容了许多。在“罗薇”时代常

常出现的“成人视角”在这一时期渐渐隐去，儿童占

据了叙述的“舞台中心”，并且“说出一个道理”的急

切心态也逐渐平和，作家在这一时期更愿意让儿童

通过自己对生活的体验来获得认知。在《男生贾

里》中，第三人称叙述视角与内心独白的交互，使得

儿童的真实的心理、对话走向了幕前，也使得“吹

牛”“滑稽”“木讷”等带有喜剧色彩的人物性格得以

生动的再现，从而呈现出“幽默”的风格特征。

其次，８０年代秦文君创作向“文学性”回归首先
便是体现在语言上。在这一时期的创作中，随处可

见的书面语和描述性语言使得作品带上了些许“严

肃”的色彩。就如在《告别裔凡》的开头和结尾作家

以火车声隐喻了少女内心的悸动：“王小曼发觉远

远地传来一种异样的响动，先是轻微得像一阵心悸，

渐渐地就强劲起来，像滚滚的雷声急速地赶过来

……”“火车来了，它激越万分地轰鸣着，呼啸而飞

过，飞翔般的快速。”［７］隐喻、明喻以及大量形容词

的使用，为少年读者设置了一定的阅读障碍，也使得

作品的文学性得以张扬。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向“儿童性”回归的秦文君，作
品一改“严肃”面目，轻松活泼的“幽默”语言大量涌

现，但这些带给读者笑声的语言并非毫无营养的搞

笑语，纵观秦文君的“贾里系列”，我们可以看出作

家在文学性语言的“幽默化”上所做出的努力。首

先，大量的“互文”在作品中出现，似乎是以轻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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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吻在为少年读者开出一个“阅读”的书单。在“贾

里系列”中互文的方式通常是以热奈特所说的“内

文本互文性”的方式展开：

老爸那头立马咆哮了一声，急不可待，简直

像《狮子王》里面的吼声。

———《小鬼鲁智胜》“父子热线”

只是怎么回去跟大家交代呢？若是说我们

虽败犹荣，听上去很阿Ｑ的。
———《小鬼鲁智胜》“驰骋赛场”

《威尼斯商人》就是一部故事新奇的戏剧。

———《男生贾里》“小丑”

我想送她一本《泰戈尔诗选》。

———《男生贾里》“父子之间”

“他说我是孔乙己……”陈应达满脸痛苦，

仿佛到了世界的末日。

———《男生贾里》“计策”

其次，大量成语、俗语的谐用为读者设置了一定

阅读难度，但又达到了引人发笑的“幽默”效果：

外面都谣传王小明一天至少对贾里笑三

次，而且是像唐伯虎点秋香的那种笑。可王小

明却不在乎，开口闭口还是贾里长，贾里短，忠

心耿耿。

———《小鬼鲁智胜》“父子热线”

鲁智胜反而高兴起来：“此君昏昏欲

睡也。”

———《小鬼鲁智胜》“父子热线”

秦文君“幽默”语言中常常选择大词小用、庄词

谐用等手法，这恰恰符合处于“第二反抗期”的少年

读者渴望“消解严肃”“确认自我”的心性需求。同

时，符合人物性格的个性化语言也在“贾里系列”中

层出不穷。例如，“英语迷”陈应达出口便带英文单

词的语言习惯，无疑给作品带来了“幽默”的喜剧

效果。

如此可见，从“罗薇”时代到“贾里”时代，一方

面“成人”逐渐从台前隐去，将欢乐的“舞台”换给了

儿童；另一方面，正是“严肃语言”的出走，方使得作

品的“幽默”元素得以涌现。

三、真正的幽默：面向“低处”的宽怀之心

虽说作家创作风格的转型时常伴随着创作观念

的变迁，但秦文君“幽默”风格形成之初，似乎并非

是有意识的积极选择。她曾在《我写〈男生贾里〉

〈女生贾梅〉》中直言：“其实我一向喜欢带点悲剧色

彩的小说。人生是沉甸甸的，带点人生的遗憾的小

说是容易写出‘沉甸甸’效果的。……一向以写少

女生活为主，一向以求‘正剧’的我，突然写这本书

应该说有偶然的因素，也有必然的因素。”［８］正如作

家所言，任何偶然的出现都必然蕴藏着“必然”，笔

者认为这“必然”便是作家虽未直言，但却始终坚守

的创作观念：儿童本位，关怀儿童。

正是秦文君以“儿童为本位”的儿童观，方使其

洞察到儿童对于“快乐”的渴求。“幽默”是秉持“自

我中心主义”的儿童急需的成长养料，然而中国传

统的教育观、儿童观使得儿童文学长期以来无法摆

脱其作为教育附庸的地位，“幽默”的风格更是无从

发展。自张天翼的《大林小林》始，“幽默”在中国儿

童文学中才有了第一片土壤，然而以“讽刺性幽默”

见长的张天翼带给儿童的笑却仍然是“含泪的笑”。

创作有时较思想而言有一定的延宕，周作人早在五

四时期便提出了“有意味的没有意思”，然而对于长

久以来的中国儿童文学作家来讲，似乎作品不表达

出一点意义来便不算好的作品，这样的思想即使在

张天翼那里也未能幸免。正如高洪波呼吁的那样：

“我认为当前儿童文学比较匮乏的是快乐与幽默，

换言之，缺乏幽默化。”［９］因此，“幽默”作为一种无

功利性的风格开始出现便是在“新时期”以后。在

这样的背景中，９０年代秦文君的“贾里系列”几乎扮
演了中国儿童文学“幽默”风格的“垦荒者”和“助力

者”。

虽然致力于将“快乐还给孩子”，但在秦文君的

“贾里系列”中，“幽默”并非是无深度的搞笑，也不

是一味地迎合儿童。首先，“幽默”是一种面对儿童

“弱点”时的信任姿态。她曾说：“幽默一般都是针

对人的弱点的，其实人所有的弱点孩子都有，而成长

中的受挫又特别会产生喜剧效果，人只要用宽容的

心情去看待这一切，就会产生幽默。”［１０］因此，当成

人站在熟稔的生命阶段来看儿童的成长时，不可避

免地会发现他们的弱点与受挫，这时不同的儿童观

便会产生不同的文本。就如同样是面对“顽童”，教

训主义者或许就会板起面孔“注意、强调或夸大儿

童的弱点、缺陷、错误”［１］，由此便会写出《小猫钓

鱼》这样的作品，而“儿童本位”者则回报以宽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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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以信任的态度写出《笨狼的故事》。秦文君创作

于９０年代的“贾里系列”便是这样以宽怀的心去理
解那些“不完美的小孩”，就像她在“苦恼的作家”一

篇中，面对贾里让鲁智胜假扮“龙传正”来家中受犒

赏的做法，作家并未摆出“说谎应该受到惩罚”的成

人姿态，而是在事情水落石出后，借贾里爸爸之口对

“说谎者”贾里说出：“龙传正同学，认识你很高

兴！”［１１］这样幽默轻松的处理充分显现了作家对儿

童的宽怀与信任。其次，“幽默”中蕴含着真正的人

生智慧，正如宗白华在《艺境》所言：“以广博的智慧

照瞩宇宙间的复杂关系，以深挚的同情了解人生内

部的矛盾冲突，在伟大处发现它的渺小，在渺小里却

也看到它的深厚，在圆满里发现它的缺憾，但在缺憾

里也找到它的意义，这是一种幽默的态度。”［１２］因

此，看似轻松的“幽默”背后蕴藏着的应该是作家对

生命透彻领悟，对童年天真的珍视。在此基础上，我

们应该撕开那些“伪幽默、搞笑”的面具，正如上文

所言，真正的“幽默”除了带给儿童“快乐”以后，还

应该有着宽容之心和作家的人生智慧。例如，杨红

樱的《笨女孩安琪》、李建树的《校园明星孙天达》通

过对有生理缺陷的人进行嘲讽而引人发笑，这又怎

能说是真正的“幽默”精神呢？

四、结语

儿童文学可谓是“读者意识”最为强烈的文学类

别，这也正如朱自强教授所言“‘儿童文学是文学’这

一命题，只是儿童文学的半个命题”。［１］作家如若在追

寻“文学性”的过程中摒弃了儿童文学的读者面向，

那么创作出的作品定不会为儿童读者所承认。秦文

君在９０年代以“贾里系列”为标志的探索，逐渐显现
出作家“儿童意识”的自觉。“幽默”作为这一时期最

重要的创作风格，作家无疑是洞察到了儿童渴望快

乐、自由的心性需求，有着深厚文学性功底的秦文君，

在制造“幽默”的风格时，自觉地与“为幽默而幽默”

“低级的搞笑”等倾向保持了距离，她所创造出的“喜

剧式”人物画廊、符合儿童心性幽默语言在儿童读者

心中悄悄地种下了“快乐”的种子。“贾里系列”的巨

大成功也使秦文君从“罗薇”时代渐渐走远，形成了

独特的“幽默”风格。从秦文君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
的创作风格转型，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儿童文学９０年
代所呈现出的一大走向：严肃、凝重的儿童文学已然

举步维艰，“快乐”“幽默”气质的作品在时代的呼唤

和儿童的需求中，热情地奔赴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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